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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童试于各府州县举行，是科举之初选、士子进身之始，a 与州县社会关系密切。其三年两考，

包含逐层递进的县府院试三级，参考人数多，场次繁杂，需周期性地动用较多人力物力，需费浩繁。b

然而，同属科举，清廷将乡会试经费纳入正项奏销，c 且定童试中院试“考棚一切应用官备之物，及学

政衙门额设书役例给工食”，酌动公项报部核销，却将县府试经费归入杂项，由各州县自行承担。d 就此

而言，童试经费研究是探究科举与州县社会关系的重要关节。

由于童试资料留存较少、散佚等原因，清代童试是目前科举制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环，与学界在乡

会试经费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相比，童试经费研究可拓展之处甚多。e 迄今既有研究对童试经费来源

与支出的探讨，多为归纳式梳理，或背景式描述。而经费收支绝非孤立的财政问题，倘若就事论事甚或

以偏概全，不仅极易造成对童试与乡会试、州县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关照不足；亦会忽略童试不同层级、

不同地域，乃至不同时期的差异与联系，同时必然欠缺对差异形成原因、表现形式的探讨。

作者简介  张亮，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
a关于清代科举，乾隆曾言：“国家设科取士，自州县试以至乡会”（《清高宗实录》卷 222，乾隆九年八月丁未，

《清实录》第 1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862 页）。其中“州县试”即是指童试。
b童试一般在学政考校生员的岁科年举行，亦被称为生童试、岁科试或岁科童试。
c顺治二年定，“贡院需用物件由工部备办”，且“凡会试需用匠作人夫并置办笔墨等项，由部咨取户部银五百两，

交提调官酌量支发，有余缴回户部”（《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 360《礼部七一·举贡·供具》，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
第 1252 页）。大致而言，考试经费应分为应试者与办考者两个方面，相关经费的支出、来源以及筹措也当围绕二者展开。
本文主要讨论办考经费。

d《钦定学政全书》（嘉庆朝）卷 17《学政按临》，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 34 册，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第 364 页；《钦定四库全书·大清会典则例（一）》卷 68《礼部·仪制清吏司·学校一》，第 622 册，第 246-247 页。

e关于童试经费的主要研究有杨东方：《明末清初秀才资格考试的物质支出——以话本小说资料为例》，《寻根》
2006 年第 5 期；岁有生：《清代州县经费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年；王立刚：《清代童试制度研究》，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 年；等等。

晚清童试经费摊派及办考赔累
                                         ——以四川保宁府为中心的考察

张  亮

[摘   要 ] 清代童试分逐层递进的县府院试三级，与州县社会关系密切。各级办考需用不同，经费筹集方

式各异，且规制文本与实际操作有明显出入，如例定报部核销的院试经费即由各州县分摊。晚清社会急剧

变动，在保宁府童试办考受经费掣肘、举步维艰之时，新政学堂却发展迅猛、筹款顺利。这一矛盾现象，既

呈现出缺少固定经费来源的童试制度之脆弱，折射出科举颓势，又反映了新旧制度转型期间，学堂等新政事

业的经费筹集给州县社会带来的压力和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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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州县清代档案相继被发掘，为童试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条件。本文拟以四川保宁府为

中心，借助《南部档案》，a 结合政书及其他史料，探讨童试经费属于外销的原因，府院试经费摊派标准

及其在各地的异同，考察其在晚清的运作及其变态，以丰富对童试运作及其与州县社会关系等认识。

一、童试办考花费繁多由各州县公平摊派

童试的县府两试各有五场，加上院试两场及补考、生员考校，三年约有 40 余场考试，花费甚多。b

雍正十一年之前，童试办考杂费及吏书人等饭食银主要来自卷价。执事官招立卷户，平时在衙署做糊饰

工作，考试时置办试卷。因向生童索要高价，苦累生童，清廷遂令取消卷户，调低卷价，“嗣后府州县

以及院试，无论大中小学，每本试卷定价三分，令提调官自行办置，不许再招卷户”。c 取消卷户及雍

正年间的耗羡归公改革，致各州县的法外收入大为减少。d 然而，州县存留数额甚少，且主要用于刑民

钱谷类事务，虽有士绅捐赠，却极不稳定，所以“举办地方教育的公益事业的经费，必须地方上另行筹

划”。e 据今人研究，清代童试经费大都来源于学田、文会、书院、宗族等处。但因县府院试的举办地点、

主考、提调各不相同，应试士子范围又逐级扩大，故各级经费筹集方式不尽相同。大致而言，一般县试

经费由本州县负责，而于府廓首县举行的府院考经费则由府属各州县分摊。f

各级办考经费用度的多寡，既与备考需用相关，也体现出各府州县对县府院试重视程度的差异。首

先，县试作为士子“云程发轫之初”，是士子仕进的第一场考试，g 应试士子较多，各州县耗费人力物力

也最多。以南部县为例，其县试需准备桶、茶担、布棚、蜡台、纱灯等 50 余项物品，以及鼓乐人、炮手、

巡役等人员。h 岁试年应行武考，还需派差役催城外保甲将县城西关外箭道铲平，预备桌凳，搭盖布棚，

安设箭靶，并找齐吹手、掌号、击鼓等人员。i

其次，府试一般于首县举行，所需物品、人员与县试相差不大。惟因应考人数增加，以及县试录

送过滥等缘故，j 导致府试常常需分棚开考。如光绪年间，保宁府府试文童约有万人，每逢府试“九属

生童齐调来郡，致郡城骤增多人，店房食物等项，无不昂贵”，“生童守候，资斧维艰”，且人多混杂，

易生事端，所以分作四棚，每棚约九日，耗时月余。k 分棚虽能化解压力，却需时更长，致增用度，且

有分摊之虞。

至于院试，因“位尊体崇”的学政按临，需用自然较府、县两试为多，各府州县对此也格外重视。

按规定，学政按临府县需备床帐、水缸、长盘、瓷罐、石砚、笔墨、水注、镇纸、灯台、烛架等物品，l

以及给卷官、给牌官、司仪门启闭官、厨役、搜检官等人员。m 保宁府因地处偏僻，学政按临“凡海菜、

a保宁府地处四川东北部，清时辖二州七县：剑州、巴州、广元县、苍溪县、阆中县、南部县、南江县、通江县、
昭化县。其中，府治阆中县为其首县（知府与知县同城），是清军入川最早之地，也是清初省会及乡试所在地。南部县位
于阆中县北部，“不当大道，相对闭塞”，因人口多、耕地面积广，以及“物产丰沃，出盐亦富”，是保宁府最富庶之县。
参见周询：《蜀海丛谈》卷 1《制度类上·各厅州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之 007，台北：文海出版
社，1966 年，第 214-220 页；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第 740 页；
黎学锦等修：《（道光）保宁府志》卷 21《食货五·盐茶》，道光二十三年补刻本。

b《南部档案》17-390-2，光绪二十八年。童试县府两试的五场分别为正场、初覆、次覆、三覆、终覆。童试
三年两考，岁试年考校文武生童（武考分内外场），科考年仅考文生童。

c《钦定四库全书·大清会典则例（一）》卷 68《礼部·仪制清吏司·学校一》，第 622 册，第 246-247 页。
d耗羡归公使州县大量非法存留款目被禁止或者合法化，可用于弥补办公不足的费用减少。参见曾小萍：《州县官

的银两——18 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伍丹戈：《四川省地方财政制度的历史考察》，《四川经济季刊》1945 年第 2 卷第 3 期，第 155 页。
f《南部档案》10-171-2，光绪十四年十月十日。
g《南部档案》9-865-14，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八日。
h《南部档案》17-293-1，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i《南部档案》8-523-2，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j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 年，第 7-8 页。
k《南部档案》9-499-1，光绪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保宁府府试每棚 2000 多人，四棚总数 1 万左右。
l《钦定学政全书》（嘉庆朝）卷 17《学政按临》，第 358-360 页。
m《钦定学政全书》（嘉庆朝）卷 19《考试场规》，第 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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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酒、铺垫、执事等件，郡城难以置备，必须专丁晋省、渝城两处采买”，“供支甚繁”。a

倘若照章程定例，学政衙门及院试考棚等开支可报部核销。然文本记载却与实际操作明显有别：各

地方官不仅要负担此类考棚等费，还要捐给学政“供给银”（陋规）。b 乾隆三十三年，广西学政梅立本

因勒索供应，逼死陆川县知县杨链。c 同年，清廷谕令此后考棚一切应用官备之物，以及学政衙门书役

之工食，“不得令地方官再行捐给”。d 时任四川总督的海明还特向清廷奏报学政养廉、书役饭食等“俱

由藩司衙门按季支给”，“向无地方官摊捐工食”，以示与谕令相符。e 然揆诸史实，直至学政裁撤，陋

规仍禁而难绝。f《蜀海丛谈》载，学政按临“所试之各厅州县，皆致送棚费……三年合计，共可得银

十万余两”。g 南部县学田局支出清单中“学宪衙门进出规费”条，亦可相互佐证。h 天高皇帝远，州县

负累之苦，难以上达天听。棚费、陋规之外，各地还需负担学政巡考途经乡场的夫马、接待等费。例如

南部县属内一些乡场，需负责学政的往来护送。乡约、保甲将此产生的夫马轿乘以及席桌银等费，按粮

摊至各花户。这不仅给途经乡场带来接待负担，还影响当地茶铺、酒肆的交易秩序，甚至给居心叵测者

以中饱私囊之机。晚清接待用款增多、摊派加增，常引发民愤酿成讼案。光绪五年，富义乡里排陈万芳

伙同花户抗缴日益增多的学宪过境钱文，与夫马银总管姚银、李旭闹至公堂。i 
上述可见，童试层级多、场次繁、人数众，需费甚多。但清廷对科举经费投入有限，仅用于乡会试

尚不足用。j 加之童试仅考取本府州县士子，且录取比例极低。k 若全国 1000 多州县童试经费均由清

廷负责，实属不切实际。

从保宁府各州县“院考援取九属英才，用款自应九属均摊”的共识，同属四川的重庆府府院试棚费

亦有分摊定例，以及山东将院府试经费纳入“交代局章程”的情况来看，l 院试棚费报部核销的规定，

至少上述地区并未施行，以致州县不得不承担起这笔开销。这或与学政位尊体崇，对士子入学有决定权

以及督抚包庇有关。m 长此以往，院府试经费的摊派，因“率循既久，视为固然”，渐成被各州县认可

的“向例”。n 比较而言，乡试外销款的摊派对象是全省州县，与仅由本府州县承担的童试经费对比数

额并不高。如南部县在光绪前期，每届考试摊乡试外销款 194 两，岁科费却达 480 两。o 可见童试经费

实为各州县考试类支出的大宗。

前已述及，保宁府府院试经费由各州县按缺摊派。p 而重庆的情况则相对复杂：院试文童棚费按生

a《南部档案》19-237-1，光绪十三年。
b《钦定学政全书》（嘉庆朝）卷 17《学政按临》，第 364 页。
c《清高宗实录》卷 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癸酉，《清实录》第 18 册，第 979-980 页。
d《钦定学政全书》（嘉庆朝）卷 17《学政按临》，第 364 页。
e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348-050。
f安东强：《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75-83 页。
g周询：《蜀海丛谈》卷 1《制度类上·总督将军都统提督学政》，第 131-132 页。
h《南部档案》15-267-9，光绪二十六年九月。
i《南部档案》7-688-1，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j刘上琼研究认为，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很小比例（《清代科举经费的管理制度研究》，《教育

与考试》2010 年第 3 期）。
k参见王立刚：《清代童试录取率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14 年第 3 期。
l《南部档案》16-907-1，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日；《巴县档案》06-06-6306-1，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国家图

书馆古籍馆编：《近代统计资料丛刊》第 13 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年，第 129 页。“向例”，即以往的惯例、
规则。清代州县官离任，需与接任官员办理交代，内容包括诉讼案卷、赋税册簿、银钱谷仓等。

m督抚、学政虽互为敌体，却多彼此袒护。参见安东强：《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第 127-133 页。
n陈湛绮等编：《四川财政说明书·契税说明书》，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放复制中心，2008 年，第 450 页。
o《南部档案》9-507-1，光绪十二年。
p一般而言，缺分有两种划分标准：一是便于清廷任官而划分的“冲繁疲难”缺，二是按照州县贫富程度划分

的优瘠缺、大小缺。至于保宁府岁科考是以何仲“缺分”为标准进行摊派，档案记载不明。但据保宁府培修考棚银、乡
试主考公费银等项摊派是以缺分大小为据推测，与此相类的岁科考摊派即以第二种缺分为划分标准。参见《南部档案》
4-224-1、10-171-2、17-817-1，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日、光绪十四年、光绪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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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应试名数摊派，武童按缺之大小分别摊派；府试经费则是另筹。a 可见，即使同处一省，各府的童试

筹集标准、样态亦有分别。这应与童试经费属于外销，无清廷钦定规制，而是各地“因地制宜”自定规

章不无关系。另外，童试经费的摊派，因需各州县长期支持配合，故如何彰显与落实公平非常重要。新

政期间府学堂经费摊派恰好说明这一点：阆中县本属中缺，但因保宁府“书院向有之款，前由阆中县绅

民捐”，为昭公允，阆中得以酌减派额，“照下缺派解”。b 以此前后调整情形而论，保宁府岁科府院试经

费摊派数额，极有可能据该地每届考生数额变动、丰年、灾荒等影响因素而有所调整。

由上述事实可见，其一，童试中县试与府院试经费筹集方式有别：县试由各州县自行承担，府院试

则由各府属州县分摊。其二，童试于基层的府州县举行，清廷对其经费的管控亦有鞭长莫及的无奈。毕

竟从府州县到省，再至清廷，各级拥有多层可操作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使得清廷对童试经费掌控困难，

甚至在省一级亦不明晰。其三，童试府院考经费能被各州县认可并执行，除了因童试是国家“抡才大典”

之初阶关乎仕进而被重视外，分摊数额的合理公平也是重要因素。

然而，摊派虽有众擎易举之效，却也使得办考须依赖各州县的协同合作。一旦产生分歧，这种非正

项的摊派，便犹如无源之水，难以为续。同时，这也意味着承办考务的首县，不仅要为定期举办的府院

试出人出力，还有在各县摊派款项未能集齐之前垫赔经费的隐忧。到晚清，各县拖延应摊款项之事屡有

发生，承办府院试渐成苦差。

二、摊款难收办考赔累

鸦片战后，清廷财政日窘，御史王兆兰对此感受深刻：“自军兴以来，土地荒芜，商旅裹足，财源

之不能充矣。军需紧迫，国用浩繁……以致各省帑项支绌，而部库情形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c 四川由

“被协济省”渐成“协济省”，摊派赔款，协济邻省，预征田赋，加派捐税、军粮，致省库入不敷出。d“正

粮一两加至七八两”，“小民实行苦累”。e受此冲击，此前的府院试费摊派面临调整。照成例，保宁府“每

届岁考在于各属按缺摊派棚费实银 1140 两，科考摊派棚费实银 900 两，并在于保属各州县中挨次轮派

酌调一州一县来郡帮办”，然受物价上涨、应试人数增多等影响，办考需费渐次增加：“棚内一切供应浩

繁，需费甚巨，每届岁考约需银三千余两，科考需银二千四五百两之谱”，原摊款“不敷支应之半”。而

“所调之州县来郡帮办，每考均有贴赔，以致各属畏累，均皆裹足不前”，无奈之下，办考重任只得由首

县阆中县一处承担，致该县赔累甚多。f

阆中县曾一度欲以增加摊派之法，扭转赔累情势。光绪五年、七年阆中县知县黄际飞、费秉寅，相

继向布政使恳请增加各属摊派“照叙州、龙安、顺庆、潼川等府禀定章程，每届岁考在于各属增摊棚费

实银 1140 两，连原摊共计实银 2280 两，每届科考增摊棚费银实银 900 两，连原摊共计实银 1800 两”。g

阆中县恳请增摊一事，有以下细节值得关注：其一，岁考费高于科考，这当与岁考考取文武生童人数较

多而科考仅考文生童人数相对较少有关；其二，光绪初年，办考经费不够支用的情形，已在四川多地出

现（如叙州、龙安、顺庆、潼川等府），保宁府不过步其后尘。另外，针对摊款难收的问题，各地在催款

策略上相互参照借鉴。其三，增派数额多、幅度大。其中缘由，应与光绪初年四川督抚丁宝桢裁撤陋规，

a《巴县档案》06-06-6306-1、06-06-6306-11，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五日、三月十八日。至于重庆府试经费摊派标准，
暂因资料缺乏，尚难知晓。

b乾隆年间，四川“经司（布政使）详定，通省府厅州县分上中下缺”。保宁府之巴州、南部、广元为上缺，阆中、
通江、苍溪、南江为中缺，剑州、昭化为下缺。参见陈湛绮等编：《四川财政说明书·司库杂款说明书》，第 465 页；《南
部档案》16-369-2，光绪二十九年。

c《光绪政要》第 1 册，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 年，总第 16 页。
d张力等：《四川近代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第 23-37 页。
e《申报》第 941 号，1875 年 5 月 24 日第 4 版，上海：上海书店，1983 年，第 6 册，第 470 页。
f《南部档案》8-642-1，光绪八年六月初二日。
g《南部档案》8-642-1，光绪八年六月初二日。此处特意强调“实银”，应与保宁府普遍使用九八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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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远低于市价的官价购货，要求一切以民价给发，一减一增致使经费空缺增大不无关系。a 其四，知

县任提调官，与规例不符。照清代定例，备办考务之提调官，在府则委任知府，到州则委以直隶州知州，

“不得委员代办，致多掣肘”，若“知府本无要紧公事，不得委之州县”。然“系地方大员”的知府事务繁多，

紧要公事界定不明，又无监督，所以“知府多借名公事，委之州县办理”的情形屡有发生，致出现“官

卑望轻，不足以资弹压”的弊端。

雍正、乾隆两朝对此已加重惩罚，通过对紧要公事的监督审核措施，减少知府“借端推诿”的情况，

从而规范提调官管理。b 然清中叶后，知府委任州县做提调的情形又渐普遍。咸丰九年，江苏多地知府

以承倅州县等官充应提调，导致对闹事生监“不足以资统摄”。为此，清廷谕令各省以此为戒，并重申

乾隆年间定例“督抚派委知府充当提调，该府不准讬名公事，私委属员代办，以重考政”。c 但光绪年间

保宁府、重庆府、山东各府仍多以首县充任提调。何以知县任提调的违规现象屡禁不绝，原因颇为复杂，

除知府事繁责重、无暇顾及外，提调负责的考务事宜至为繁琐，与其委任下属知县代办，知县对上官的

要求难以推却不无关系。后述阆中知县向知府、布政使，甚至即将按临的学政等更高层官员借力催款，

当与其官卑言微，不能统摄其他州县有关。

对于阆中县大幅度地增摊请求，时任四川布政使鹿传霖的批复颇耐人寻味：“考试为士子进身大典，

各牧师均有父师之责，每处添帮一二百金或数十金，襄办试事亦无可辞。仰候照抄原折分饬保属各州县，

即照天派数目迅速解交该县查收办理，以免贻误。”看似准允，实则并未设定各州县确切增摊数额，亦

无监督施行成效的规制。在当时严峻的财政形势下，这于问题的解决犹如隔靴搔痒，收效堪忧。果然，

尽管保宁府多次札催，各属中仅南部、苍溪、南江、昭化如数解足，通江、剑州、广元三处依旧拖延。

为免蹈覆辙，光绪八年，阆中知县吴鼎立对科考筹款甚为积极，并筹谋补偏救弊之策。首先，提前筹款

以争取主动。九月开考，其四月初便向知府、布政使禀请帮催新旧款项， 提议府宪委员分赴各属催款，

令各州县“务于学宪按临之前，即将本年应摊棚费银两如数解足，不准稍有蒂欠”，并恳严饬“剑州、通江、

广元三处，速将旧欠银两，一并措解归款”，且提议给“视为具文拖延不解”之州县予记过处分。其次，

巧借他山之石攻玉，援引潼川府知府仿照广西各郡考试之例，要求“提欠解棚费未清之员到郡帮办”，

让拖欠州县在应试过程体会承办州县办考之苦累，收效明显，遂请仿效。阆中吴知县请知府将先前欠解

棚费最多之剑州方姓知州、通江胡姓县令，札调“来郡帮同办理，一应银钱出入，概令协同经管”，事

后无论盈绌均“分半平认”。这样，既能让拖欠州县“得悉卑县办考赔累之苦情”，又能让阆中县得以“稍

分巨任”。然而，看似意美法良，但不顾实际照搬他法，亦无位高权重者强力敦促实施，此法在保宁府

收效非常有限。截至考前，阆中县仅收到剑州原摊棚费银 50 余两，对增摊银以及先前所欠银仍置之不理，

反在委员催提时“妄生訾议”。其余南部、广元、昭化、巴州、通江、南江等也相率观望拖延，并不积极。d

各州县互通声气，彼此影响，阆中县不仅未收齐欠款，拖欠州县更不断加增，甚至最为富庶的南部县也

概莫能外。

阆中吴县令本欲借布政使之力，将岁科考费在学政按临前收足，并早为预办。但事与愿违，开

考在即，吴县令只得承认：“自到任迄今，业已赔累甚钜，若再加以垫办学差，更觉累上加累”，“一

切供应如何措手，无米之炊，焦灼万分”，“数月以来，寝食难安”。各州县按时解款无望，经费问题仍

a光绪二年丁宝桢任川省总督后，针对四川“民生困苦，经费支绌”的弊病，着手整顿盐务、夫马、陋规三大端，
规范财政秩序。其中，特别对官价购买货物远低于市价即民价的现象予以禁止。参见丁宝桢：《密陈革员捏控与历年办
事本末片》光绪六年，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20《吏政五·大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75 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569-572 页；《南部档案》8-39、112，光绪六年。

b《钦定学政全书》卷 29《提调事例》，第 428-430 页。
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9 册，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702-703 页。
d《南部档案》8-642-1，光绪八年六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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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自己解决。无奈之下，其一边先行挪借银 2000 余两，预为筹办；一边仍借力布政使催款，望各属“速

将本年应摊棚费银两赶紧如数解清”，以应要需。a

三、时艰事棘赔累加剧

庚子后新政复行，各项新政在在需款，战败赔款、练兵处加饷、川汉铁路兴建等一系列捐输、津贴、

新捐输等接踵而来。b“各项杂支岁需经费为数颇钜”，几至民穷财尽。c 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不禁感叹：

“蜀民疲敝……川省州县摊款之重，他省所无。”d

此时朝野对科举的态度已渐由改革为停废，西式学堂作为将替代科举的教育形式，已在各地勃兴。

四川办学“急求规模完备，各级学堂，同时并举”，需费甚多。e 受此影响，南部县旧学款目被一再缩减，

多项经费渐向新学倾斜。f 武科的裁撤也辗转影响到文科童试。武考未停前，阆中县可用武考卷价收入

补苴文考。停武科后，其不但“进项骤减千金”，g 还需申解与武考经费相当的游学费，h 更要面对文考

经费不足的现实难题。

恰在这期间，四川自然灾害频发致多地经济凋敝，直接影响童试办考在内的各项事务。据报道：“成

都、南部县等地贫民饿毙流徙”，“南部已旱三年，有合家闭户饿死者，殊堪悯恻”。i 南部县还为此专设

掩埋局处理旷地浮骸。j 另外，督抚锡良特对南部县铁路购股之事网开一面，“连年办赈，仓庾虚乏，现

余赈款……当存俟秋收买谷，不准他用”，“铁路购股等事，不强为所难”。k“连岁凶荒，收数大减，入

不敷出”。南部县学田、宾兴收款锐减，进出支绌。l

地处水陆交会，商业繁盛的阆中，契税盈余本是其重要财源。m 然而，连年灾荒，旱涝相继，

买卖不兴，税厘减少。时任阆中知县的丁寿芝埋怨：“缺分清苦，除税契盐厘外，别无进款”，其到任将

近一年，“所得税银不敷解款，全赖减税丰旺稍资弥补”。然“遭此奇荒，民间生计且难，何能置业？既

无买卖，税从何来”？更兼“水枯炭贵，井竈停烧，盐厘收数异常减色”，“公亏私累至日千余斤”。丁知

县为此忧心忡忡，牢骚满腹：“将来交代不知如何了结！即使先期交卸，接任之员，处此荒瘠之地，亦

难作无米之炊。临渴掘井，贻误滋多。” n 彼时形势，可见一斑。

以上各项因素交相作用，光绪三十年阆中办考面临更为严峻的“支款倍增，各属摊数不敷甚巨”的

窘境。o 然而“考试期间，一切应用物件，均需分赴省、渝购办，往返又非两月不完”的紧迫，p 以及

长年赔累其已无力挪款垫办的现实，丁知县不得不加紧催款。经费不足一直是阆中县无法回避的棘手

难题。对此，丁知县一面恳请知府批准增派摊款，一面催促各属提早解款，“务赶于七月以内，如数解

清，以便预备一切，俾免临时贻误”。与此同时，针对各州县拖欠解款，其以更换提调相挟，恳请知府

协助催款。丁知县软中带硬地表示：各州县若对增摊“别有异议，或是执王令前禀‘下不为例’一语为

a《南部档案》8-642-1，光绪八年六月初二日。
b周询：《蜀海丛谈》卷 1《制度类上·田赋、契税》，第 24、31、32 页。
c《四川学报》（乙巳第 1 册），殷梦霞、李强选编：《近代学报汇刊》第 1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年，

第 27 页。
d《南部档案》16-870-2，光绪三十年二月。
e周询：《蜀海丛谈》卷 1《制度类上·布政按察提学三司盐茶巡警劝业三道》，第 138 页。
f此论题牵涉广泛，另文详议。
g《南部档案》16-907-2，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日。
h《四川学报》（乙巳第 2 册），殷梦霞、李强选编：《近代学报汇刊》第 1 册，第 128-129 页。
i《杂志：本省新闻：米涨惨闻、南部奇灾》，《蜀报（旬刊）》第 1 期，1903 年 6 月，第 30 页。
j《南部档案》15-700-1，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
k《四川官报》1904 年第 28 期，第 28-29 页；1905 年第 15 期，第 27 页。
l《南部档案》17-351-3，光绪三十一年十月。
m周询：《蜀海丛谈》卷 1《制度类上·各厅州县》，第 215 页。
n《南部档案》16-907-1，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日。
o《南部档案》16-907-2，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p《南部档案》16-907-1，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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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作为推脱，其惟有援照从前办过成案，“檄调外县来郡办理”。且阆中县对应摊考费，将“如数加增

绝不推诿”。a 缘何阆中县此时敢于以下犯上，与知府叫板，除了筹费无着的急迫外，更深层的原因当是

知县充任提调明显与规例不符，阆中县承办考务实则是为知府担责。

开考在即，倘若临时更换承办者，可能会产生更多困难和问题。深明其中利害自知理亏的知府只得

对增派表示支持：“近年棚费支款较前加增，原摊解数不敷供用，本府访查尚非欺饰，该县现拟援案酌

加一半，想各属必皆力顾要公，分任其难，如数照解，以免贻误。”b 然而，催款札文下发两月后，各

属却分厘未解。压力纷至之下，丁寿芝犹如羝羊触藩，进退两难，愤愤不平道：“事问抡才大典，万一

临期有误，咎将谁认？” c 办考本应众擎易举，现却为阆中县独力支撑。学政即将按临的消息频频传来，

开考迫于眉睫，考试相关各项的备办刻不容缓。而此时阆中县已挪垫无门，丁知县一筹莫展，惶惶不可

终日。九月底丁知县再次恳请知府“迅速札饬各属务将应解、新增棚费银两，赶于月内如数申解，转发

下县，以应急需”，如再有宕延，惟有“照案委提，俾免迟误”。d 由是观之，阆中县试图以增派摊款的

方式改变“向例”，进而确立与实际情况相符的摊派额度，体现公平。尽管此举已在知府至布政使层级

获准，且反映于往返公文，但实践中各州县未认真执行，收效有限。

与童试办考经费筹措的艰难拉锯相比，此时新式学堂经费的筹措却较为顺利。比如，知府对南部县

因灾荒致使学田收入短少，恳请学堂另外筹款的请求却未允准，并称如学田无款可缴则按粮摊派，总之

必须缴纳。e 而南部县也确实对申解府中学堂、省大学堂的经费更为积极。f 造成童试经费筹集艰难而

新式学堂筹款却较为顺利反差强烈的原因，根本在于社会急剧变动，新学压倒旧学已为大势所趋，各衙

门官员虽有事繁财绌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识时务的趋新则成为必然选择。而阆中县一味以增派作为

补救之方，治标不治本。事实上，阆中县知县的叫苦，主要是抱怨府院试经费的分摊不公，导致该县不

得不为此赔累家底。尽管晚清摊派加多，需款浩繁，但与此同时各州县收入也有扩展，如厘金，尤其是

大量不为清廷所知的隐性资产。g 阆中县因承办府、院两试，通过挪移垫解勉力维持，在很长一段时间

确保了保宁府童试的顺利进行。然权宜之计势难长久，也为后续的办考埋下了隐患。

由上述史实可知：其一，童试相关的章程规定与实践运作不同。例如，本可作正开销的院试经费，

在实践中与属外销的县府试经费相同，由各地自行承担，并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摊派成例。其二，在力

求公平的前提下，各地童试经费摊派的标准不同，且时有调整。这是童试制度因地、因时制宜的明显表征。

而邻近各府之间的相互援引借鉴，一方面对问题的解决甚为有益，另一方面亦有弊端，如保宁府各州县

间相率观望拖欠解款，也给办考筹款带来不利影响。其三，童试与时局关系密切，亦是社会变化一部分。

晚清社会急剧变动，旧有童试经费摊派之例收不抵支，在时代洪流冲击之下，新例施行困难，童试受经

费掣肘难以为继。相形之下，新政学堂发展则是突飞猛进。这既暴露了缺少固定经费来源的童试制度的

脆弱，也反映出科举制度的没落及学堂、铁路等新政事业的经费筹集给传统摊派带来的压力和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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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and irregular route who selected by other ways. During the multi-approach and multi-kind selection 
system，the government wants regular route, which work on reading and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y of Saint, 
can lead the ethos of society, office and people, as well as maintain the social order and imperial authority. Every 
emperors of Qing have taken many steps to make Regular route working well and control the Irregular route. 
Because of Qing dynasty’s official selection system use multi-approach and one position divided by Han people 
and Man people, it made the work of regular route very difficult, even in the flourishing age of Kang, Yong, 
Qian. After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Qing government was facing new situation needs much more talents 
and in this circumstance the selection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changed. From Xianfeng to Xuantong period 
there were too many officials were in the waiting list, the officials’ capabilities to be a big problem.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 the status of western system was rising and school replace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this situation traditional way has been given and governme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signed Contribution and Financial Burdens of the Preliminary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Baoning Prefecture of Sichuan Province
� Zhang Liang  124
    The preliminary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perated in the district-prefecture-province three administrative 
level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ety of departments and districts in  Qing dynasty. The needs and functions 
of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s in each level differed, which led to various ways of funds raising. Moreover, 
the practical operations were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regulations. For instance, the expenditure of money on 
the examinations given by the provincial directors of studies, which was supposed to be reimbursed by the 
Board, was actually apportioned among departments and districts. With abrupt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 Baoning Prefecture was confronted by lots of difficulties in funding and administering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By contrast, new schools, as products of the New Policies Reforms（1898-1911）, 
were quite successful in raising funds and developed rapidly. Such a contradiction not only exposed the financial 
weakness of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eclining tendency of the whol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but also indicated the financial pressure and troubles that were imposed on the society of 
departments and districts by the New Policies Reforms（1898-1911）. 

Conception and Program of the Study of Valuable Chinese Folklore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Overseas 
Collections
� Wang Xiaobing  145
    Since western missionaries first came to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many Chinese folklore materials have been 
taken abroad.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onward western scholars did fieldwork in China and collected 
folklore documents and relics to which Chinese at that tim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hese collections spread 
in overseas museums and libraries and became a treasure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to be opened up. Many of 
these valuable materials do not exist in China any more. Most of them have never been published so that they 
were not accessible to scholars. The key research project “Cataloging and studying valuable Chinese folklore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overseas collection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a database”, authorized 2016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se materials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producing catalogs and including them in a database. As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this article lists the main 
types of such folklore materials and describes the purposes, approaches, focu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project.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Review and Prospect
� Chen Yaxin  154
    Since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 a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object,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have been 
studied for about 70 years. Among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some works take the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themselv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end to either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and construction or 
only focus on the painters’ pedigree, the attribution of the paintings, a certain kind of the painting, paper, subject,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or country. Some works take the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as the main materials when 
they discuss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Guangzhou 
port, artistic theory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The study of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many important issues remain to be resolved. The investigation, cataloguing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within a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or geographical area are still the important part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 aspects of the basic historical facts, the painter, the origin of the art, the way of drawing, the way of 
inheriting drawing technology, and so on, are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tested and clarified through exploring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cal materials.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is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aterials,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an bring new methods, perspectives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and 
many related fields. Database construction is another way to protect and research the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Building a specialized, large-scale and free database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